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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椿萱 　 空气动力学 、航空航天飞行器
设计 、高速碰撞力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
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 ，原籍广东省新会市 。
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台湾省成功大学 ，１９７２ 年获美国
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
授 ，国家计算液体力学实验室主任 。 在美期间
曾参与美国航天飞机 、导弹等型号及推进系统
的热 、气动设计和预研工作 ，并从事超高速碰撞
力学的研究工作 。回国后主要从事飞行器空气
动力学研究 ，参与了“８６３ 计划”航天飞行器的
规划组织工作 。 近年来主要致力于高超声速飞
行器与推进系统一体化气体热动力设计 ，等离
子体空气动力学及其在流动控制中的应用 ，原
子氧与空间材料相互作用等多学科综合特性研

究 。 １９９７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与日寇飞机的吼叫

和炸弹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 ，已躺在烈士墓里
的生父却已看不到他的这个儿子了 。 将她不到
两岁的大儿子交人看管 ，由桂林匆匆赶往成都
处理父亲后事的母亲 ，在回到桂林时再也见不
到在此期间不幸染上脑炎而去世的儿子 ——— 我
从未曾见过面的哥哥 。 抗战胜利后 ，举家随着
复员的继父 ，一名回国参加抗战的印尼华侨 ，回
到了他的侨居地 ，印尼邦加岛 ，一个盛产锡矿但
淳朴 、落后的小岛 。 随后迁到苏门答腊岛巨港
市 ，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印尼开始排华时返

回台湾 。 我便先是在祖国大陆重庆 、南京 ，后去
印尼 ，最后回到祖国台湾的辗转迁踄中完成了
中小学的教育 。

我们的家境不算好 。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一
直生活在农村 ，课外时间必须完成力所能及的
家务和农活如砍柴挑水和锄草翻地等 ，并一知
半解地学着动手接枝和嫁接植物 。我离开邦加
岛已五十多年了 ，从未回去探访 。 我所栽植的
香蕉 、椰子和接枝的果树应早已开花结果 。 在
巨港上中学期间 ，由于印尼政府对进口国内教
科书的禁令 ，学校的教科书只能通过誊写蜡纸
油印解决 。我也因此得到了刻写钢板的勤工俭
学的机会 。解放初期 ，国内出版了大批优秀的
文学作品 ，巨港中学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 ，不但
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，同时还成为我的人文
思想教育的启蒙老师 ，孕育了我 ３０年后才实现
的回国的决心 。

我在台湾生活了八年 ，１９５９ 年考上了台湾
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 ，毕业后在台北市一家工
厂任助理工程师 ，从事热交换系统和空调机的
设计工作 ，两年后赴美国留学 。 两年的工程实
践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

真正含义 ，对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很大 。
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 ，我所在的是
由工程科学 、宇航工程 、核工程和生物工程等四
个系组成的交叉科学工程学部 ，虽然主修的是
宇航工程 ，但具有多学科的特色给予我拓宽知
识面的良好学术环境 。 在此期间 ，我还学习了
较多的数学课程 。 在我日后的科研工作中一直
受益于所打下的这些基础 。

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 ，由于美国将
用作其舰队打靶之用而向台湾当局借用的钓鱼

台列岛移交给日本 ，引发了在欧美的台港及东
南亚华裔留学生的保钓运动 。我也同许多已在
当地工作以及在校的留学生一样投身到了运动

中去 。 保钓运动既是中国现代史中又一次的爱
国运动 ，也是留学生的一场自省和认同的过程 。
这一过程促使我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。 １９７２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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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

回国 。 一面留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，一面等待
国内的审批 。 八年后回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。

１９８０ 年 ，作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后首批“海归”
的一员 ，我回到了祖国大陆 ，被分配到北京航空
航天大学的前身 ———北京航空学院 ，开始了教
书育人的生活 。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，国家
百废待举 。 ２６ 年来 ，我亲历了身备各类票据 ，

花费大量时间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 ，到消费已
不再是奇怪的名词 ，粮票 、布票和外汇券成为宝
贵收藏品的整个转变过程 。 然而 ，对于具有 １３
亿人口 、尚未完全统一的中国而言 ，这仅仅是起
步 ；科教兴国 、人才强国和人文立国仍然任重而
道远 。 能加入到这个大潮的冲浪群体中去是我
的造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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